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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萱，明朝著名学者，博
罗人，在历史、藏书、目录学、
出版、书画、诗词、戏曲、训诂
等领域均有成就。其藏书之
丰富在明代广东闻名遐迩，
著 书 百 万 言 在 岭 南 可 谓 首
屈 一 指 。 今 年 是 张 萱 逝 世
380 年 ，至 今 仍 有 无 数 学 者
关注他。遗憾的是，记者实
地走访发现，张萱在当地却

被逐渐遗忘，这一历史名人
资源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
开 发 。 事 实 上 ，这 并 非 个
例 。 惠 州 历 史 名 人 灿 若 星
河，名人们丰富的精神内涵
与独特的影响力，是发展文
化产业的绝佳基础和重要内
容。如何让历史名人走出书
斋、走进当代，值得思考。

（李海婵）

如何让历史名人走进当代，活化传承其独特影响力，值得思考

明 崇 祯 十 四 年
（1641 年），83 岁的张萱
在西园端坐而逝。广东
著名学者屈大均在论及
张萱的在史学上的贡献
时，引用了张萱的一段
话：“世人贵远而贱近，
吾且藏之罗浮石室中，
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
不 尔 ，吾 当 还 之 于 造
化。”言下之意是，现在
的人啊，对待历史时总
是喜欢说离自己久远
的，而不把近在眼前的
历史放在眼里。我就把
我的书藏在罗浮山的石
室中，百年之后仍有同
行会期待。如果没有，
我就当把书还给天地造
化了。

这段话可以说是张
萱的谶语。他死后的第
六年，明清鼎革，战火烧
到了博罗，“孟奇诸书，
兵火后散佚殆尽，惟《西
园汇集》《疑耀》二书犹
存”，屈大均感叹:“难道
真的是还给了天地造化
了吗？”与此同时，远在
千里之外的一代高僧函
可获此消息后，心怀悲
痛 地 作 诗《得 张 觐 仲
书》：“忽惊天上寄来书，
火尽西园一木馀”，“儒
门淡泊思灵鹫，芸阁荒
颓泣蠹鱼”，自注“西园
公遗书数万卷，手著亦
不下万卷，俱火烬”。连
小小的书虫——蠹鱼都
会哭泣，可见函可心中
的悲痛。

不 幸 的 事 接 踵 而
来。清乾隆年间，惠州

诸多名人的著作遭
禁毁，张萱也不例
外 。 由 于 张 萱 在
《西园闻见录》一书
中对当时崛起于东
北建州的女真贵族

的野心和行径，有详细
的揭露和积极的建言，
故而入清之后被封杀。
正因如此，张萱差点就
被历史遗忘。张萱去世
后，《西园闻见录》在清
初尚有著录，如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就将此书
归入史部别史类中。到
了乾隆年间，不仅《四库
全书》没有收入此书，其
他清人的书目也难寻
《西园闻见录》的踪迹，
可见此书在清代已罕有
传本。在近代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我国研究
晚明史学的学者竟然都
不知道《西园闻见录》仍
然存世。幸运的是，《西
园闻见录》一直以抄本
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民
国时期，陈宝琛将祖传
的三山陈氏居敬堂蓝格
抄本 107 卷《西园闻见
录》交给哈佛燕京学社，
而后该学社再辗转借阅
顺德李氏（即李文田）的
两卷光绪间传抄残本，
并由史学家邓之诚和他
的学生侯仁之教授在居
敬堂明抄本的基础上，
对《西园闻见录》整理校
订 。 历 时 4 年 之 后 ，
1940年终于在张萱殁后
299 年后得以“完稿”梓
行。该书由哈佛燕京学
社以宋体排印出版，全
书107卷凡300万余言，
堪称是卷帙浩繁的史学
巨著。

博罗张萱：
历史深处的

文/陈妩晖

张萱，字孟奇，号九岳，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唐相张九

龄。张萱一生经历丰富坎坷，青年中举，虽与进
士无缘，但也官至户部郎中，后来外任知府时被
蜚语中伤，未赴任就罢官归里。返回家乡博罗
后，张萱一心扎在西园里，潜心读书。西园藏书
丰富，古籍浩如烟海，是明代广东赫赫有名的藏
书楼。在这里，张萱著书百万言，留下无数珍贵
的资料。不幸的是，张萱卒后第六年，清兵攻陷
罗阳，他的著述藏书“俱火烬”，存世极罕。张萱
现存著作《疑耀》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惠州仅
有两人有此殊荣，其明代线装繁体刻本被国家
图书馆永久典藏。而《西园闻见录》涵盖了明朝
250余年的历史，是一座明代史料的宝库，至今
仍为国内外学者看重。

作为博罗历史最悠久且延绵
时间最长的书香门第，博罗下街
张氏家族在700多年里都是仕宦
世家。然而，昔日家族宗祠之地
今日却杂草丛生。张萱后人曾多
方奔走呼吁重修宗祠。

今年 77 岁的张详稳是张萱
第22代后人，也是博罗下街张氏
宗祠宗亲会理事会负责人。据其
介绍，张氏家族为唐相张九龄的
后裔，从韶关曲江一路迁徙至博
罗罗阳，涌现了张宋卿、张政熙、
张萱等学者。明代时，张氏家族
的足迹已经遍布博罗乃至整个岭
南。为了和其他张氏区别开来，
张萱将“瓦屋”一名由此列入家
谱，因此博罗下街张氏家族也称
为博罗瓦屋张氏家族，意味着显
赫的社会地位。

让张详稳痛心的是，家族的
精神地标——张氏宗祠不复旧
貌，族谱付诸一炬，文物散失殆
尽，现仅残留有数篇博罗张氏名
人的墓志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宗
祠归还的证明资料。

日前，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了位于解放西路86号（旧称博
罗下街）的张氏宗祠。据介绍，张
氏宗祠由张萱组建。远远望去，
宗祠外观完好，但走近一看，内部
杂草丛生，建筑破败。眼前的场
景，让张详稳十分焦急。在他小
时候的印象中，宗祠雄伟壮观，大
门口伫立着一对石鼓，气势不
凡。四周柱子是由石、木材质组
成，两人合抱都围不拢。宗祠庭
院深深，走廊相连，共有四厅三座
天井，最后面伫立着一栋高大的
牌楼，上面雕龙画凤，精美绝伦。

“那时，张萱牌位保存尚好，
部分镶嵌着金。每逢祭祀节日，
成百上千的族人齐聚，非常热
闹。”新中国成立后，张氏宗祠一
度被改为小学和粮仓，上世纪90
年代归还给张氏族人管理，但文
物已经遗失，建筑主体遭到破
坏。“平时也无人来，宗祠慢慢地
荒废了，现在族人想重修宗祠却
有心无力，”张详稳急切盼望有
相关部门能够重视，重修张氏宗
祠，让后人能够不忘先人精神，
发扬传统文化。“这些记忆画面
都留在我们心里，随着我们年纪
越来越大，怕是以后再也没人能
知道宗祠长什么样子了！”张详稳
叹息道。

西园作为私人园林，张萱在
这里潜心读书，藏书著述丰硕，使
其声名远播，吸引无数文人慕名
而来。现如今，这座位于榕溪之
西的西园踪迹全无，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座的现代民居，当地居民
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据介绍，自张萱逝世后，西园
开始没落，特别是清顺治四年
（1647 年）清兵攻陷罗阳时，罗阳
遭到疯狂屠城，西园也难逃兵燹
之灾，损毁过半，但尚未完全毁
废。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惠
州知府王煐曾寓西园，有诗谓园
中“曲径迂回，小亭初筑，老梅数
本，烂漫疏斜”。到了乾隆三十七
年（1772 年）知名文人檀萃来游博
罗时，西园已“荒废为耕牧之地
矣！”近日，记者在张详稳的带领
下，来到了西园所在地环城路。
一眼望去，路两旁都是普通的民
居商铺，岁月早已将以往的痕迹
抹去。走在路上，张详稳回忆起，
小时候他经常跟小伙伴来这里玩
耍，一待一整天。那时的西园尽
管破败，但仍残留着部分亭台楼
阁，小桥流水，树木茂盛。昔日风
范依然可窥。

对于“张屋”，张详稳也有着
深刻的记忆。他介绍，因为张萱
的名声，博罗下街张屋人称“西园
张”，张氏宗祠对面原有个“清亲
馆”，接待各地访客，张氏宗祠前
的下街，每隔一米便竖立一块功
名碑，延绵数十米，在东边功名碑
的尽头，为一座“心元”牌坊，这
在博罗城里找不到第二处。可惜
的是，这些东西后来全部被移除。

出身于博罗有名的
书香世家，张萱之父张政
熙也不简单，进士及第，
为官正直，《广东通志》称
他“性雅静，英英玉立”，
任教谕时读书讲课“寒暑
不 辍 ”，“ 士 人 敬 而 师
之”。张政熙尊母重道，
节俭狷介，曾“筑室东皋，
课农教子为家政”。其母
谢太安人“虽宦门女，实
从田间来”，操持家务有
方，重视子女的教育。良
好的家风成为长子张萱
成长的基石，少年时他已
经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 年 十 三 即 为 诸 生 前
茅”。明万历十年（1582
年），24 岁的张萱与弟弟
张萃同时中举，由于张萱
才学出众，得到了时任广
东副使赵志皋的赏识，推
荐他为诸生都讲（类似大
学助教）。遗憾的是，张
萱还没来得及一展拳脚，
就因为父亲溘然长逝而
丁忧归里。在守父丧期
间，张萱哀毁万分，骨瘦
如柴，连走路都一瘸一
拐。举行了除丧服的祭
礼后 （自丧至此，守孝 27
个月），张萱依然身形如
拱，承受着早年丧父的巨
大变故。不知是否受此
影响，张萱在科举道路上
一直不畅，“屡上春官不
第 ”，始 终 无 法 考 中 进
士。或许当局觉得

这样对张萱太不公平，便
任命他为内阁制敕房中
书舍人，负责纂修国史，
入侍经筵。他也因此得
窥秘阁藏书，熟于典故，
周见博闻，著《秘阁藏书
录》四卷，开始了自己的
著述生涯。

在南京任官时，张萱
与当时的史学泰斗王世
贞、汪道昆等名流结识。
由于父亲张政熙曾经受
到汪道昆的器重，这层关
系更使得张萱在上层社
会中如鱼得水，深得王世
贞和汪道昆喜爱。在交
往过程中王世贞读了张
萱的一些诗词文章后，赞
叹说“孺子可与言史”。
在给汪道昆的信函里，王
世贞也专门提及：“张萱
到否？此子材似胜文。”
后来张萱在《西园闻见
录》里提到，王世贞多次
对他说：“李宾之最称怜
才，而北地、信阳皆不振，
弇州山人（按，王世贞自
谓）老矣，当世得失之林，
子其勉之。”由此可见，王
世贞对张萱是何等器重，
以为自己老了，无法完成
当代国史的纂修，就嘱咐
张萱勉力为之，甚
至还直接写信
给汪道昆推荐
张萱。

明 万 历 二 十 一 年
（1593 年），35岁的张萱在
内阁当中书舍人已有几
个年头。这一年对张萱
来说极为重要，更加坚定
了他研究明史的决心。
据史载，刚刚
升任礼部尚
书的陈于陛
上书明神宗
请 修 当 代 正
史。在这以前，
各朝代都是隔
代修史。因为
修史必会涉及
善恶褒贬，当代
人修当代史必会有
难处之事。陈于陛
为了说服明神宗，竟然上
了 长 达 3100 余 字 的 奏
疏，打动了明神宗。明万
历二十二年（1594 年），明
神宗下令开馆修史，以王
锡爵、陈于陛等 20 余人
为正副总裁修撰官。陈
于陛早就开始物色人选，
而在史学界已崭露头角
的张萱自然成为最佳人
选。因此，张萱获观历朝
明实录，“视草之暇，即觅
书佣，节略累朝实录，自
洪武迄隆庆凡三百卷”，
成《西省识小录》一书，又
自成书《西省日钞》。

明 万 历 二 十 五 年
（1597 年），事业上得心应
手 的 张 萱 遭 遇 飞 来 横
祸。是年皇城内失火，殃
及内阁藏书房，不仅大量
史料被焚，张萱的《西省
识小录》和《西省日钞》也
难逃一劫，均“付秦焰”。
火灾之后，由于修当代史
的种种顾忌和困难，再加
上修史运动的带头人陈
于陛已在云南郊外感寒
病发而死，遂无果而终。
官修当代史虽腰折，但刺
激了明朝私修史的发展，
使明朝私修史进入繁荣
阶段。对张萱来说，修史

腰折，他已经再没有必要
呆在内阁。一年后，张萱
以思念母亲为由告归，想
不到却被母亲“强之还
朝”。回朝后，张萱参与
朝廷修编《玉牒》的工作，
后官升一级擢北京户部
主事（正 六 品），分司吴
关。在职期间，张萱秉公
办事，政绩不俗，凡是要
他经手的奏章，他都不会
假手于人。后来他又被
派遣到苏州浒墅关任差
榷，并从博罗接母亲一起
居住。在浒墅关，他一丝
不苟，“极意宽商”对地方

“政蠹者”，“芟（除 去 之
意）剔无毫匿”。

明万历中期，有一年
时值三吴（苏州曰东吴，润
州曰中吴，湖州曰西吴）岁
饥，张萱力主捐赈关门，施
助苏州府学、县学、书院等
学塾的贫士。他还大兴公
益事业，修董公堤、浒墅先
师庙、城隍庙、虎邱寺、灌
山庙，重建义仓，德政受到
了当地人的称颂。大学士
王锡爵、申时行也对张萱
交相称赞。

在苏州政绩
斐然的张萱很快
被提拔为户部郎
中（正 五 品），3
年差满之后，对
官场已无兴趣的
张萱打算“奉母
归 里 ，乞 终
养”。但明神宗
不允，还擢升他
为贵州平越守。
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年），他在

苏州所树敌的“政蠹
者”对他蜚语相加，

听信一面之词的皇帝竟令张
萱罢官返乡。对张萱来说，这
无疑是“正中下怀”，于是“闻
之欣然”，心满意足地回到博
罗罗阳，在榕溪之西筑园，称
西园。

张萱说到底还是一个心
里时刻牵挂百姓的好官。他
立粟仓救济族里，每逢荒欠之
年，必煮粥济饥，民“多所全
活”。看到路边有野尸，就捐
槥（一种小棺材）掩之；他还购
买城外荒地百亩，发展农业和
渔业，帮当地老百姓增收。每
当郡邑有兴革时，当地官员必
登门咨询，张萱“西园公”的美
誉远播。当时的西园可谓粤
东名园。根据清乾隆进士檀
萃在《楚庭稗珠录》的记载：

“其宦归颇饶于资，为园榕溪
之西，极水竹池台之胜。”西园
内亭、台、楼、阁、祠、堂、轩、
斋、馆、榭、池、桥、渡，一应俱
全，题额非常丰富，内容皆取
西晋潘岳赋中词句，如拙者之
效、中区元览、永矢弗谖。在
檀萃看来，西园“其名倍于辋
川龙眠山庄矣”。据史载，53
岁的张萱回到罗阳后，一头扎
在西园里，手不释卷，不入城
市，“处林下者四十年”。他最

为著名的一句话是：“寒可无
衣，饥可无食，病可无药，不可
一日无书。”清道光《广东通
志》还称此时的他“生平无他
嗜，独癖书，老而弥笃；藏万
卷，丹铅无不遍者。自天地阴
阳以及兵、农、礼、乐、元乘、韬
钤，无不探讨淹贯”。他不光
读书，还潜心著述。他苦心
20余年综核自明洪武至天启
200多年的官私史料，终于编
成明代后期的著名野史——
《西园闻见录》。

对张萱来说，这样的生活
不仅丝毫不枯燥，相反还惬意
得很。他曾作《西园春兴》一
诗抒发自己悠然自乐的心态：

“昼夜掩卷惟摊饭，两过抛锄
且看山。”张萱著述之多，堪称
惠州翘楚，除了《西园闻见录》
外，还有《秘阁藏书录》、《古
韵》、《疑耀》、《东坡寓惠录》、
《西园画评》、《西园汇史》、
《西园存稿》、《史余》、《入宅
周书》、《阴宅四书》等十数
种。其中《疑耀》为清《四库全
书》著录，至今仍有印行。《汇
雅初编》20 卷及《汇雅续编》
20 卷，为《四库全书》存目。
除此之外，张萱成书还没来得
及付梓的还有《西园类林》、
《五经一贯》、《古文奇字》、
《西园类说》等。洋洋数百万
言，足以淹贯古今。这样的一
个高产作家，就算是放在全
国，也屈指可数。

更为难得的是，张萱还积
极刻书传世，造福社会。据初
步统计，张萱刻书有宋张君房
撰《云笈七韱》，宋赵希鹄撰
《洞天清录》，元戴侗撰《六书
故》《六书通释》，明吴安国撰
《垒瓦编》《垒瓦二编》等。这
些书大多被文渊阁《四库全
书》著录，只是没几个人会注
意到是张萱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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